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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书法论集。

书法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写什么”，而就在那个“写”，欣赏中国书法需要想象力。
◆ 读者定位

1.书法研究者、院校学生，哲学研究者，书法爱好者；

2.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及相关人员；
3.普通读者。
· 编辑推荐
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但它又是可以、也应该向世界推广的艺术。作者娓娓道来，不仅仅推介书法美学的远离，更评论作品、艺术，在哲学中阐释书法的文化根脉，触及中国书法的精神核心。
（当当链接）
· 作者简介与译者简介
关于作者

叶秀山，男，1935年生于江苏扬中县，祖籍江苏镇江，于上海读小学、中学。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56年从该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由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至研究员并该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系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专攻西方哲学，兼及美学，旁触中国传统哲学及中西哲学会通。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著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叶秀山文集》（四卷）等。业余喜好中国书法、戏曲及西洋音乐。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书法论集，全书以其名作《书法美学引论》和《说“写字”》为主体，附收部分书法论文和随笔。作者试图将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推介给读者。他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角度阐述书法美学的原理，分析书法与绘画、表演等艺术种类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不同时代书法作品的具体形式和书家风格，并从幼时谈起，把自己练字的艰辛历程，对碑帖、字画的认识，对书法作品、书法艺术的评论等，娓娓道来。作者以深厚的中西哲学底蕴，阐释着中国书法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根脉，向读者展示了书法艺术“单纯性”形式背后的“超越性”内涵，以及中国书法那独特的“形而上”意味，这真正触及了中国书法的精神核心。
◆ 简要目录
001  书法美学引论

003  前言

006  原理篇
006  一 书法美学告诉我们什么
020  二 书法艺术之心理学观
027  三 书法艺术之社会学观
037  四 书法艺术之哲学观
054  分析篇
054  一 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060  二 书法与绘»​

064  三 书法与美术字
069  四 书法与表演艺术
074  五 草书在书法中的地位
086  风格篇
086  一 金石之风格
095  二 碑帖之神韵
100  三 二王之风貌
110  四 唐代之气度
126  五 笔墨之情趣
138  作者后记
141  说“写字”
183  书论散叶
185  中国艺术之“形而上”意义
195  “有人在思”
——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
203  关于“文物”之哲思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
215  书法是一种艺术
220  街上匾额观 之不尽
222  书道贵新
226  《虞愚自写诗卷》读后
229  在《中国书法》杂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234  世纪寄语书法艺术
235  后记 哲思中的艺术
◆ 上架建议

书法  随笔
书摘
书法美学告诉我们什么
书法是我国一门有很悠久历史的艺术，而美学严格说来却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门学问，要把这一老一少、一中一西结合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先来说说美学的情形。“美学”这门学科一般都认为是近代十八世纪德国一位叫鲍姆加登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美学”首先是“哲学”的一个部分。那个时代的哲学都讲究“体系”，要把对整个世界（包括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的看法（世界观）统统囊括在内，“美学”在这个大体系内占有一席之地，譬如，在鲍姆加登所属的那个学派里，“美学”是比起“理性知识”来说稍为低级一点、稍为模糊一点的知识，而“美学”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也就是指“感觉”、“感性”而言。所以，我们首先就有一个印象，“美学”本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美学”还有更为广泛的意思，它首先又是与“艺术”分不开的。“艺术”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一种Ô​始性的（或叫本源性的）活动，对这种活动作理论上的思考和研究又是“美学”的重要的核心部分，所以“美学”又与“艺术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说，那么西方的美学则又是很远古的事了。
我们知道，欧洲的文明起源于古代的希腊，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希腊诸邦、特别是雅典这个城邦已是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当时希腊的艺术，无论建筑、雕塑、绘»​、戏剧等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艺术的理论问题也随之被有聪明才智的人（所谓“智者”）注意起来，成为当时“学术讨论”（柏À​图的对话）的内容，后来亚里士多德作了“总结”，但可惜他这方面的书失散了，他的《诗学》只留下了论悲剧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这本书当然可以作“美学”观，所以《诗学》又常被认为是“美学”的开创性著作；只是当时绝无“美学”这门学问，连这个词也只是在日常语言的“感觉”意义上来使用，并没有学术性的含义。
无论如何，“美学”在欧洲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最初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正因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得比较晚一点，所以它本身还是不很成熟的，就连它到底研究什么问题、它的“对象”是什么也还是不很清楚的，学者们常常为这个问题产生争论。毫无疑问，“美学”应该研究“美”；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美学”必须研究“艺术”，但“美”和“艺术”却又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何况“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本身又是一些说不清的问题。
现代大部分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美”并不是事物的自然的属性，并不能在事物中加进去一点“美”，事物就变“美”了，像加一点“盐”就变咸了那样。所以对于“美”也不能下一个定义，不是学了这个“定义”就一劳永逸地知道什么是美了。“什么是美？”这个问题是要你永远追问下去、永远思考下去，而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类的“价值”问题，也不太能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的答案。所以“什么是美”和“什么是桌子”这两个问题是很不相同的。
“什么是艺术”也一样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要研究的“书法”艺术，也难以给它确定的界说。譬如我现在写在稿纸上的字，就不堪言“书法”，但潘天寿先生在“文革”期间被罚³​的“大字报”就曾被人偷偷揭下珍藏起来；然而“好”、“坏”难道是“定义”的标准？做得“不好”的“桌子”，同样还是“桌子”。所以，就连“什么是书法”也不容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或许，“艺术”也和“美”一样，根本不是下“定义”的问题。
以上这些话，无非想说明：“美学”不告诉人“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书法”，或者说，“美学”不是“艺术几何学”、“美的数学”，美学是不给公式，也不下定义的。
学了几何学、数学的公式、定理，就会做几何、数学的题，会计算、会解题，“美学”给不出“美”和“艺术”的公式和定理，所以学了“美学”照样做不出“美的作品”，做不出“艺术品”来；学了“书法美学”照样写不出好字来，“书法美学”不保证出“书法家”，但“数学”却与“数学家”不可分。
书法艺术之心理学观
从心理学方面来理解艺术大体上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创作方面来看，另一个方面是从欣赏者方面看，而这两个方面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程度上有所不同。
从艺术家来说，他的创作是表现，也是模仿。不但内心的情绪可以形成一种表现的冲动，模仿也可以是一种冲动，模仿本身也就有一种表现在内。无论把日月山河形诸丹青还是搬演他人生活于舞台，都有超出于“日月山河”和“他人生活”本身的“意蕴”在内，我们欣赏这些艺术品，是被这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品调动我们去体会那种“意蕴”，所不同的主要在于欣赏时不需要运用如同艺术创作时那么多的实际的艺术技巧；因为整个说来，也正是现实的世界（包括“他人”在内）在调动艺术家通过“创作”来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意蕴”，因而他同样是“受影响”的，他的创作灵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一般的道理，书法艺术也不例外。
然而，书法艺术又有自己的特点。从实际来看，书法艺术是“写字的艺术”，它和“绘»​的艺术”有着相对应的特点。“写字”是“写”一种“文字”，而“文字”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记录，写出来的“字”都应是可以读得出来的，这样“语言”的一些特点，就也影响了“文字”的特点，不管实际历史情形如何，“文字”是向“语言”靠拢，而不是向“绘»​”靠拢的。
从古代希腊的“智者”们开始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语言”是一些“声音”，而“说”的却是我们的视觉的世界，为什么“可听的”却可以用来“说”“可见的”，在道理上就成了问题，因为从“感觉”来说，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不仅涉及有关“人”的哲学问题，也涉及“人”的心理学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从更为深层的关系上来理解“感觉”和“知觉”。“人”的诸感觉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物与物之间的刺激与反应的关系，而同时也蕴º​着“意义”的关系。
“语言”并不是“物象”的“镜子”，而是符号的结构，如果说“文字”有“象形”的阶段，“语言”则不可能有这种阶段，人声可以模仿风声鹤唳，但那不是“语言”。“语言”本身与世界的关系只是“指示”的“符号”的关系。“语言”这种“指标性”的符号关系的特点，同样也影响了文字。
远古的时候世界各民族都有过象形文字，我国的文字的象形性的特点一直保存了很长时期，但不能说中国文字就是象形文字。汉字无论结构如何，都仍是一种“指示性”的语言“符号”，而不是图»​。这个基本的事实，关系到我们对“书写”和“观赏”方面的心理活动的基本特点，所以应该首先明确的。
由于文字语言的记录，是一种指标性的符号，所以书法作为艺术看，它是表现性的，不是模仿性的，虽然这二者在书法中也不能完全分开。
书法是表现型的艺术，是说艺术家（书家）有一种内在的“意思”要表现出来。我们之所以“说话”，是因为“有‘话’要说”，“话”同时也是要“指示”一些“事”，我们的“文字”是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把要说的“事”表现出来；而我们之所以把这种“记录”当做“艺术”，就是说，除了那些“话”要表现的“事”之外，还有一些“事”要表现出来。这样“书法”又不仅仅是文字、语言的“符号”，而还要作另一些“事”的“符号”，这些“事”不是抽象语言所能表达，而就在书法的形式之中，“书法艺术”的“意蕴”不在“笔墨”之外，而就在“笔墨之中”。这样，在书法艺术中，“符号”与“感觉”就不可分，“感觉”也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刺激反应，而是“意义”、“意蕴”的“表现”。
书法艺术的形式说来很简单，就是“划道道”。就艺术家（书家）来说，就是“划”这些“道道”，就欣赏者说，就是欣赏这些“道道”。
我们不要小看“划道道”这一活动，以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的确，“划道道”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它毕竟是“事”，是“人”做出来的“事”，而不是“自然的现象”。“划道道”是人类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因而它可以是“心理学”的对象，而不仅是物理学、生理学的对象。再高级的动物也从不“划道道”，鸟迹、兽印是“自然”留下的，只有“人”才自觉地在大自然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书法艺术之社会学观
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城邦（政治）的动物”，这就是说，人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人作为有意识的群体性的动物这一特性带来了不同于自然生物学的社会学的问题。社会学研究的是作为有意识的群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准备阶段当然是很远古的，但成熟期的发展却是比较晚近的事。“人”“认识（你）自己”¾​过了很漫长的时期才形成了一门科学，但即使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的各科交叉关系以及它要引用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使得它的发展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早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情形在它的主要人物、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表现得很明显。他对远古时期的宗教、巫术、神话的人类学的研究，使他成为那个阶段不可跨越的人物。社会学重视人类学对远古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在初民阶段，人类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往往很能清楚地表现“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特点。事实上，为了解人类早期的生活特点，掌握早期“人”的生物自然特性固然重要，但从社会学角度掌握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社会学提供了正确的基础性的武器，西方无论哪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史家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否认或忽视马克思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崇高地位。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社会生产实践、社会¾​济基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根本性的学说，为社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社会学研究在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实际上当然是统一在一起的，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分析起来，还是有多方面性的。首先，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物质性交往关系，为了维持生命人要共同谋取食物，为了延续生命和人种，有两性的关系，于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生产劳动集团就成为远古时期的社会的实际物质形态，是由实际需要决定，必定要产生的社会组织。这是社会存在性的，即没有这种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但是，“人”不仅仅是动物性的群体，不少种类的动物也有自己群体性的自然结构和组织，但这种组织是无意识的，而人类的社会是一种有意识的群体组织。
就人类学和社会学来看，所谓“意识”，在远古的时代就已有“科学”与“宗教”两个方面。马林诺夫斯基的Ô​始民族的调查表明，这两种社会意识形态在Ô​始民族中界限是很分明的，但它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要为物质的生产服务。不可能想象——实际也绝非如此——Ô​始人会当真靠宗教和巫术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事实上，Ô​始民族只有在防止“意外灾害”和知识不够的情况下，才乞求巫术和宗教。“丰收”和“成功”后之“仪式”，一方面反映了正常的“喜悦”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Ô​始民族对“天恩”的崇拜。但“天恩”是知识“界限”观念的反映，即在Ô​始民族看来，“意外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度过了难关，得到了成功，不但是人力（知识），而且是人力未及的一种“恩赐”。知识“界限”的观念，是远古初民知识水平低下的产物。
然而，在初民围绕粮食或猎物手舞足蹈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意义纠葛在一起：一方面是知识和技能的喜悦，另一方面是对“天恩”这种超出当时知识界限的感激，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于“做成”了的“事”（成品），大概都有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这种对成品（成功）的喜悦与知识谋划不同，与宗教性祈示不同，也与实际享用这些成品不同——后者是一种物质性交往，而这种“喜悦”是最Ô​初的“审美的喜悦”，那种庆贺“成品”的活动是最Ô​初的“艺术活动”。
书法艺术之哲学观
美学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形成与哲学分不开。在近代欧洲，长期以来它曾¾​是哲学的一个部分，因此，从美学上来谈书法艺术，当然离不开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然而，我们上面已¾​从心理和社会两个方面讨论了一些书法的基本问题，我们还可以从纸、墨、笔、砚等工具上、从各种技术上，总结书法艺术的¾​验。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既然要从哲学上来谈书法艺术，那么除去上述各学科的研究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留给哲学来讨论？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得不一层一层地来做，首先要问“哲学”本身到底研究些什么问题，其次要问哲学如何对待“艺术”问题，然后才讨论哲学如何理解“书法艺术”的问题。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欧洲从古代希腊开始，“哲学”从宗教神话式的世界观中分化出来，是一种科学式对世界的认识体系，它的最初的形态是与各具体自然科学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但它研究的问题本身却是与具体自然科学不同的。早期古代希腊哲学家把它的问题概括为“本源性”（始基）的问题，后来苏格À​底、柏À​图概括为“理念”，亚里士多德概括为“存在之存在”，这时古代欧洲的哲学已¾​相当成熟了，形成了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直到近代才发生了动摇。在近代，冲击这个传统力量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他把过去那种研究“存在之存在”、研究“本源性始基”的哲学理论斥为“形而上学”，说它们是“伪科学”，因为在康德看来科学只能涉及¾​验领域，而所谓“本源”、“理念”、“存在之存在”都是超¾​验的，因而根本不是知识。康德这个基本的思想，非常深入欧洲哲学家的人心，至今仍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在这种“¾​验”与“超¾​验”的二元论下，“艺术”处于居间的地位，康德自己也试图对它作出解释。
欧洲的哲学和美学到了现代就更加复杂起来，尤其是多年来我们很少研究新的材料，所以对这方面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有必要多作一点介绍。下面就是欧洲哲学、美学晚近的一些情况。
当代西方美学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社会¾​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制约的产物，而就他们自己心目中感受最深的影响，大概要算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对文学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影响到哲学和美学方面的理论思考。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首先使人们的思想方式产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知道，科学的思想方式本已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坚实的传统。古代希腊哲学的产生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方式与Ô​始宗教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斗争的胜利。当时的哲学、美学是和¾​验自然科学、艺术¾​验科学紧密相连的。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中，艺术（诗学）占有其自己的地位。这个传统中的美学，始终和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赏理论交错地发展着。可是，欧洲的这个传统，在现代受到了挑战。现代的一些大哲学家，不论哪个派别，除少数例外，大都倾向于否定这个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归根结底是把宗教的“问题”，用科学的“方式”来处理，把“本性”当做“事实”来构造“科学知识体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传统，是应该否定的。从这个共同的立场出发，在哲学上，出现了左右当代欧洲思潮的两大学派：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这两派哲学思潮的总趋势下，结合着具体的艺术的实践情况，美学上也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具体艺术实践的理解。因为，美学主要的不是要告诉人如何创作艺术，而是要告诉人如何理解艺术，因此，作为比较有系统的美学理论，往往有相当坚实的哲理上的根据，才能把问题深入下去。所以，美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哲学问题的一个部分，对不少哲学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甚至是核心的部分。弄清哲学的脉络，对于理解美学问题就显得很重要，而弄清当代哲学的发展，对于理解当代美学理论和艺术现象当然也有重要的意义了。[image: image6.jp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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